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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影视

电影 《长津湖 》 上映以来 ， 不断
高企的除了票房数字 ， 更有大众对于
那一段历史的关注热情。

《血战长津湖 》 《决战朝鲜 》

《最寒冷的冬天： 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
争》 等从中外不同视角记述长津湖战
役的书籍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 ， 阅
读平台上的很多留言都写在电影上
映之后 ；

在最能代表热点话题风向标的自
媒体 、 公众号和视频 、 音频平台上 ，

长津湖成为一个热词 ， 不少相关文章
的点击量都迅速达到了 10 万+， 一条
长津湖战役穿插尖刀连连长讲述战场
亲历的短视频 ， 光点赞数就超过了
10 万；

“知乎” 等鼓励网友 “不懂就问”

等网站， 在影片上映之后 ， 迅速成为
与长津湖相关的各种问题的集结地 。

有一些问题关注宏大的历史背景 ： 真
实的长津湖战役到底有多惨烈 ？ “穿
插七连” 有没有原型 ？ 更多的问题生
发于电影未及言说的部分和一闪而过
的瞬间： 为什么 《长津湖 》 里没有出
现朝鲜军民？ 为什么志愿军不等棉衣
准备好就出发？

大众的考据热情 ， 首先来自影片
题材的陌生感与新鲜感 。 长津湖之战
堪称抗美援朝战争的拐点 ， 其重要性
自不待言， 其惨烈程度更是超出双方
参战人员的想象， 武器和技术的较量，

最终演变成双方意志力的殊死抗争 ，

成为 “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 ” 的经
典战例。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 对于
这场战役， 过去在影视作品中很少表
现 ， 因此相比于因为一部 《上甘岭 》

而深入人心的上甘岭战役 ， 民间对长
津湖战役远远没有形成固定认知 ， 以
至于很多人知道大名鼎鼎的杨根思 ，

却不知道他就是牺牲于长津湖战役。

由此可以看出 ， 历史需要不断的
回访 ， 但是这种回访不会自动发生 ，

而是需要一定的激发 ， 好的影视作品
正是为大众认知历史提供了重要契机。

《长津湖》 上映以来， 能够不断刷新票
房纪录， 很大原因就在于创作者在叙
事策略、 工业水准和影像呈现上 ， 最
大可能地使用了与当代观众审美趋向
相契合的手段， 发挥了通俗文艺接近
大众的功能， 在激发大众普遍性情感
共鸣的同时， 更引发了大众普遍性的
知识渴求。

正是在大量自发的考据过程中 ，

越来越多关于长津湖战役的细节被挖
掘出来。 比如， 尽管影片中的上海老
兵梅生是虚构的， 但长津湖战役中有
一支与上海有着深厚渊源的部队是真
的； 尽管影片中美军向冰雕连敬礼的
历史真实性存疑， 但冰雕连却是实实
在在存在的。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 史密斯坐着直升机巡视战场， 但是什么也
没有发现。 网友在 《决战朝鲜》 一书中发现正好有一段与此形成呼应： 史密
斯错了， 十万来自中国江南水乡的将士忍受着非人的痛苦， 每天靠几个冻得
石头一样的土豆充饥， 脚踏一层薄薄的胶底鞋， 身穿一层空空的棉袄———许
多人甚至是身着夏季单衣。 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士靠着坚强的信念和无比的意
志趴在零下四十五摄氏度的雪原中， 冻得和雪一样白的双手紧紧握住手中的
钢枪， 随时准备给史密斯和巴尔致命一击！

当然， 并不是所有关于历史细节的探求都能获得明确的答案并且获得广
泛共识。 比如影片中出现的机枪打飞机、 志愿军用英语骗过了美军、 丢个手
榴弹就能把坦克炸了等等， 很多人质疑这些情节的真实性， 但也有人找到史
料对此做出证明 。 对于这样一种现象 ，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 电视剧
《跨过鸭绿江》 的编剧之一王乙涵的观点是： 虽然暂时谁也不能说服谁， 但考
据和辩论能够拓展影视作品的欣赏维度， 也让相关历史被更多人关注。

借助 《长津湖》 这样具有广泛传播度和影响力的电影， 那些几乎被时间
湮灭的历史细节被重新打捞， 在全民性的探寻中重新闪耀光彩。 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 隔着半个多世纪回望那一段历史， 人们除了仍然津津乐道于这一场
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更因为受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感召而热泪盈眶。

历史就这样再度成为镌刻进亿万人民心中的记忆， 并且转化成对民族认同和
国家发展而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 每一代人都需要属于自己的战争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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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曾夜宿南京路的部队，
后来奔赴长津湖战场

周明

在长津湖战场的最南端， 志愿军第九兵团 20 军 60

师 178 团和 179 团伏击了前去增援下碣隅里的德赖斯代
尔支队， 这支约 1000 人、 拥有 29 辆坦克的精锐部队最
终只有 400 人到达下碣隅里， 有 237 人成为了志愿军的
俘虏， 是长津湖战役中俘虏美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很少有人知道， 178 团的一营， 是一支与上海有深
厚渊源的部队 。 1949 年 5 月解放上海时 ， 从当时的营
长瞿俊、 副营长郑梦治、 副教导员鞠陶到连排级干部，

有四分之三是上海人。 全营 700 名战士， 也有三分之二
是上海人。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 尽管
部队番号几经改变， 但他们在战场上建立的不朽功绩，

人民不会忘记。

———编者

随着抗美援朝题材影片 《长津湖》

的热映，人们对71年前那场在严寒冰原

上的惨烈鏖战有了直观的了解，观众们

被冒着风刀雪剑的严寒、穿着单薄的军

衣、啃着又硬又冷的冻土豆却依然坚持

浴血苦战的志愿军深深感染。

在长津湖力挫强敌的志愿军部队

里， 其实还有一支以上海子弟兵为主

的部队：60师178团。 这支部队从抗战

时的新四军、 解放战争时的华东野战

军，一路沿袭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露宿南京路，
他们“不入民宅”
的王师形象成为
永恒经典

关于这支部队的由来， 还要从抗

战时说起。

1940年春， 时任新四军三支队副

司令员谭震林率部挺进苏南，成立“江

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就是著名

的“江抗东路”。 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

委，他派人进入上海秘密扩军。 江抗二

纵队政治处主任张鏖接受了这个任

务，他组织了三个扩军小组，但彼此之

间互不交叉，只与张鏖单线联系，招募

来的人员， 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输送

到“江抗”。 在不到一年时间，“江抗”在

日伪眼皮底下扩军超过2000人。 这些

上海籍战士文化程度高、见识广，经过

教育和培养后很快成长为部队骨干。

不过这些上海籍战士并没有集中

组建部队， 而是分散到新四军各部队。

178团的前身是1942年何克希、 谭启龙

浙东新四军部队。 浙东根据地成立后，

通过上海地下党又组织了1000多名进

步青年参加新四军浙东部队，他们中包

括工人、职员、教师、学生等等各行各业

的人员， 受到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毅

然告别了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投身到

抗战战场。 这些上海子弟主要集中在浙

东部队的第三支队、淞沪支队中。

1945年1月新四军浙东纵队改编

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7月又改编为浙

东纵队第1旅 ，11月浙东部队北撤苏

北， 整编为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第

一纵队第3旅。 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

战军第一纵队第3旅。 1947年整编为华

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3旅。 1949年2月，

根据全军统一番号的命令，一纵3旅整

编为解放军20军60师， 原先浙东第三

支队就成了60师178团，就这样60师成

了解放军里上海子弟最多的师级部

队 ， 在60师里又以178团的上海人最

多， 仅排以上干部中的上海子弟就有

107人之多，178团1营更是成为全军中

上海子弟最集中的部队。

在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 ， 整个

178团1营从当时的营长瞿俊、副营长郑

梦治、 副教导员鞠陶到连排级干部，有

四分之三是上海人。 全营700名战士，也

有三分之二是上海人。 战斗胜利当晚，

他们就在南京路东起浙江路路口西到

西藏路路口500多米的大马路上露宿。

解放军胜利之师的官兵， 和衣抱枪睡

在南京路的大马路上， 这一幕被随60

师行动的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

摄影组组长、 华东军区政治部摄影美

术科科长陆仁生举起相机拍了下来 。

尽管照片中具体是哪支部队目前仍有

争议，但这张著名的 《夜宿街头 》定格

了这个历史瞬间， 生动地展现了解放

军严守城市纪律， 不入民宅的王师形

象。 看到这一幕，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

毅仁就感慨地说：“蒋介石回不来了。 ”

美国的《生活》杂志的报道也是非常犀

利：“（解放上海）这个行动宣告国民党

时代已经结束了……”

血战长津湖，
他们用血肉之躯
阻挡坦克大炮

1950年10月 ，20军随九兵团一起

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11月跨过鸭绿

江入朝作战，首战就是长津湖。 解放上

海时的营长瞿俊，时任60师178团副参

谋长，据他回忆：在1950年9月，20军第

60师 （辖178、179、180团 ）就由上海北

郊乘火车秘密开赴山东邹县， 做赴朝

作战的前期准备。 11月初，部队原准备

乘车到东北换装，可是军列刚到沈阳，

即传来朝鲜战争形势加剧紧张的消

息。 兵团司令部传来紧急命令：“20军

立即入朝参战。 ”于是部队不下火车，

直接开到了中朝边境地区吉林通化。

20军在长津湖战役中主要任务是

进攻下碣隅里， 为了确保攻占下碣隅

里 ，20军还同时对下碣隅里北面的德

洞山口和南面的古土里发起攻击。 60

师担负的就是进攻古土里， 以及截断

古土里到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 其中

178团和179团主要对手是从古土里驰

援下碣隅里的德赖斯代尔支队。 这也是

战役开始时， 志愿军九兵团攻击位置最

南面的部队， 这也意味着60师是在整个

九兵团攻击线的最前端。

下碣隅里，位于长津湖以南，长津湖

地区唯一一条公路就从这个不大的小镇

里经过，并分出向西的一条支路，形成了

公路交通的枢纽。 而且当时是美军陆战1

师师部所在地， 美军进驻之后还修建了

一座简易机场，储存了大量补给物资，因

此也是美军的补给基地。 在下碣隅里的

美军虽然有3900余人，但作战部队只有2

个连不到400人 ， 其余都是后方勤杂人

员。 可以说是美军在长津湖地区最关键

同时也是最薄弱的节点。

美军凭借强大的炮火和空中支援 ，

顶住了志愿军第一晚的猛攻。之后美陆战

1师师长史密斯立即从古土里组织了以美

军陆战1团3营G连、第7师31团2营B连、陆

战5团反坦克连坦克排、第1坦克营B连的

2个坦克排以及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特遣

队，总共约1000人、29辆坦克组成一个支

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特遣队队长道

格拉斯·德赖斯代尔中校统一指挥， 称为

德赖斯代尔支队，紧急驰援下碣隅里。

志愿军深知这支援军对于能否攻占

下碣隅里意义重大， 因此20军军长张翼

翔亲自指挥60师178团和179团在古土里

和下碣隅里之间设下了埋伏，张翼翔精心

选择的地点非常适合伏击，这段公路西侧

紧挨着一道并不很深的水沟，然后是一片

300米宽的水田，水田以西则是长津江。而

公路东侧则是一道深沟， 虽然没有水，却

很深，成为阻击阵地天然的屏障，深沟以

东是一片足有150米宽的开阔地，正是发

挥火力的理想之地……这段如梦魇般的

道路后来就被美军称为“地狱火峡谷”。

在瞿俊之子瞿敏放的 《能攻善守的志

愿军60师178团》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

这场战斗：（11月）28日清晨，美军发现长津

公路被切断，马上组织反击。 近千美军在20

多架飞机、8辆坦克配合下，向60师178团阵

地猛烈进攻，战斗一直打到黄昏。 就在这

时， 美军已经被我九兵团分割在柳潭里、

新兴里、下碣隅里、古土水一线。 29日下

午，堡后庄、真兴里敌军援兵与驻古土水

美军陆战1师一部分配合，集中坦克营、炮

兵团及通讯营一部、 美7师32团部分和英

军突击大队， 乘坐坦克和汽车百余辆，在

飞机掩护下，向下碣隅里增援。 在我178团

和179团的合力阻击下，敌人被击退。

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后， 公路东侧台

地和山地上的志愿军在迫击炮和重机枪

的掩护下，呐喊着冲向公路，将滞留在公

路上的美英军切成数段， 美英军士兵们

三五成群地依托车辆、 公路边的水沟以

及废弃铁路的路基本能地进行抵抗。 随

着战斗的发展， 一些零星小股的美军士

兵逐渐被志愿军消灭， 其余的士兵聚集

成四个较大的集群负隅顽抗。 从北到南

依次是查伊杰斯达中校和第10军司令部

助理作战参谋兼陆战1师 （与第10军间）

联络官约翰·麦克劳林少校指挥的约130

人、 陆军31团B连的2个排和少数陆战队

员约40人、 卡普拉罗上尉指挥的16人和

汉尼·希利少校指挥的10余人。

志愿军179团团长张季伦派出军使由

1名被俘的黑人中士带路， 要求美英军立

即投降， 麦克劳林企图借谈判拖延时间，

拖到天亮后在空中掩护下突围。一个小时

后，志愿军识破了麦克劳林的伎俩，随即

开始攻击，此时麦克劳林的部下手榴弹几

乎全部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麦克劳林

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 麦克劳林及其手

下全部被俘，连同零星被俘的共237人，其

中美英军182人、韩国人53人，这也是长津

湖战役中一次俘虏美军最多的战斗。

在178团和179团的伏击下，总人数约

1000人的德赖斯代尔支队只有400人到达

下碣隅里，200人折返退回古土里，还有400

人伤亡或被俘， 由于志愿军缺乏反坦克武

器，面对美军坦克（17辆在队列最前头，12

辆在最后）的集群冲击，确实是很难阻止，

但还是给德赖斯代尔支队以沉重打击。

但在艰苦环境和强敌面前，我军也付

出了极大的代价。 瞿俊曾回忆：经过十几

天激烈战斗，我军牺牲、负伤和冻伤的指

战员非常多，178团能够作战的人员仅有5

个连。部队缺少弹药、食物、棉装和医药，后

勤补充极其困难。指战员们带的饼干、炒米

和炒黄豆已经吃完，只能像《长津湖》中所

展现的那样啃土豆吃冰雪。

时至今日，另一位20军的上海籍老战

士沈政提到长津湖之战，依然有一种死里

逃生的感慨。“在长津湖，我和部队的战友

们在油田里被美军的四架飞机发现了。为

了躲避飞机扫射，情急之下就向路边山谷

下一滚，一直滚到山脚下的小水沟。”沈老

说自己还算幸运， 如果当晚下雪的话，自

己很可能就被冻死了，“因为连日行军十

分疲劳，我就在小水沟里睡着了，等第二

天醒来，双脚已经被冻在水沟里了，赶紧

叫公路上的人下来， 用工兵锹砸开冰块，

这才脱困，但双脚已经被冻伤了。 ”

（作者为军事评论员）

▲电影《长津湖》剧照

▲解放上海时

陆仁生拍摄的照片

《夜宿街头》

荨1950年9月 ，20军

第60师 （辖178、179、180

团）就由上海北郊乘火车

秘密开赴山东邹县，做赴

朝作战的前期准备。

图为电影 《长津湖》

剧照

茛向敌人发起

冲锋的志愿军战士

（资料照片）

1950年 10月 25日， 志愿军打响入朝后的第一仗


